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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屏與舞者形成隱形的張
力。 攝影：張震洲

●舞作配上冰島音樂家Sigur Rós富有畫面的配
樂，渲染出靜謐空靈的氛圍。 攝影：張震洲

●舞作呈現對於肢體的再想像。
攝影：張震洲

聽過的蕭斯達高維契第十一交響曲都不大容易
入腦，此曲既有複雜內容也要求高超技巧，有時
令人難以完全進入作品中，要不專注技巧而忽略
了樂曲的內容，要不剛相反，或兩者間還差了些
什麼。港樂早前由音樂總監貝托祺指揮的「蕭十
一」，就讓筆者由頭開始緊貼樂章。由樂團演奏
到作曲家的思路，指揮都有清晰的展示。於是在
貝托祺棒下，筆者亦得以開啟欣賞較難或不易表
達得好的作品的經歷。這首長1小時的作品，4個
樂章雖有明確標題介紹——關於人民被迫害、起
義反抗到受鎮壓、悼念中再次掀起團結之聲等，
講的不只是一段歷史，更是刻骨銘心的經歷，是
一段足以令人（人民跟當權者）改變的時代印
記。如果聽此曲未能把音樂和作曲家要描繪的情
景同步連結接收，就算未真正欣賞到此曲的精
粹，但貝托祺清晰的解讀就做到能引領觀眾從音
樂進入作品豐富的意象。
章一的〈冬宮廣場〉，指揮以極微弱的弦樂開
始，輕盈得近乎靜止，如不留神可能不知樂團已
在演奏。章二〈一月九日〉展示群眾表達訴
求，然後受鎮壓。這章通常宏大複雜得

甚至令人感到有些亂七八糟之勢。這夜貝托祺予
人不一樣的做章。從音樂處理全章的暴力場景可
分為兩個層次，第一輪是大型的推送，儘管銅管
等重型聲部已似箭在弦甚至已發，但整體仍是有
秩序的齊奏，像雙方還帶點克制。真正的暴烈衝
突在第二輪出現時就大幅提升，銅管快速而聲量
巨大，敲擊樂粗暴激盪，像子彈橫飛，如進行曲
般凌厲，小提琴、長笛和雙簧管首席在強大銅管
中快速對抗、混作一團，在推進中不斷起伏，音
樂激烈得令人興奮，場景卻讓人觸目驚心。最後
弦樂在極輕微中呼吸，小號仍然微弱地進行，直
到弦樂慢慢地完全消失。指揮與港樂的有條不
紊，如同高清視聽解像功能，層次分明有序、音
樂凌厲逼人。
章三〈永恒的記憶〉在中段的銅管與初段中提

琴和大提琴平靜的亮相完全不同，銅管沉重而哀
傷，緩緩而出，偶作擴張，喪禮進行曲展開到高
潮時，突被激昂調子打斷，一股勁勢破土而出，
樂團再次營造強大逼迫力，如人們為被屠殺的人
抗爭。貝托祺以極清晰的音樂語言去處理作品的
內容，卻絕非電影戲劇性的手法，而是既突出樂

團的演奏能力，同時帶出滿載場景
的歷史時刻，令觀眾進入樂曲、享
受演奏技巧帶來的樂思。終章〈響
鐘〉低音雙簧管奏出的騷亂，和刺
耳的鐘聲，自不是和平之聲，只見
樂手不是在敲鐘而是猛然搥下，曾
有一刻筆者聽到如在呼叫吶喊的人
聲，這一瞬間的尾聲真令人有莫大
感觸，是筆者太過投入？但可以肯
定是指揮貝托祺在仔細解讀、處理
樂曲方面別有一己之長，把一首不
易由頭到尾接收的作品演繹得如此細緻有力。
之前文章曾提及他可以營造極細小入微的章

節，是位「可大可小」的指揮。回說章一開始極
為微弱的處理，基本對他不會是難題，但長20分
鐘近乎靜止的音樂像杳無人煙，甚至毫無生命跡
象，這個布局跟接着的章二有極大反差，那種無
力感與其後的爆炸性都有着同樣的感染力。但個
人覺得可以在靜止中微帶一種待發的呼吸。
至於由莉拉．祖絲科域茲獨奏沙羅倫的《小提

琴協奏曲》，同時可看到獨奏家、作曲家跟指揮

三人協調的炫技，亦是另一種賞樂情緒。獨奏根
據要求快速不斷地上落，不是拉弦而像刮弦，粗
暴展示了另類高難度技巧，樂團初時是客，卻也
發揮重要角色；獨奏予人充滿力度與速度的炫
技，指揮率樂團由輕分量到尾段的重分量一樣出
色，把不易聚焦的樂章凝聚在一起。篇幅所限，
在此不詳細談。概括而言，這場音樂會貝托祺把
兩首不易奏好和要求耐心接收的作品清晰有度地
展示出來，港樂在不同風格的指揮帶領下亦
邁向更廣闊的層次。 ●文：鄧蘭

貝托祺率港樂邁向更廣闊層次

●貝托祺帶領港樂演奏蕭斯達高維契的第十一交響曲和沙羅倫的
小提琴協奏曲。 攝影：Keith Hiro/HK Phil

2017年，鄭宗龍受邀為
悉尼舞蹈團編創《大
明》，月亮的意象走
進了他腦中。從那時
起，他不斷尋找各個
民族與文化中關於月
亮的神話，直到碰上
「毛月亮」這個詞，
靈感再次被點燃。
「毛月亮」俗稱
「月暈」，古語說，
「月暈有風」，風起了，自然攪動
流轉，那是一種變化的徵兆。鄭宗
龍回看自己的生活，深深感受到人
類的感觀與習慣亦正被捲入無法抗
拒的潮流中。「我想起自己的經
歷，有好幾個晚上，我劃看短影
片，居然不知不覺就坐到天亮
了！」科技對身體的宰制讓他產生
了疑問，他想把無數手機放在舞台
上，用熒幕中的影像和人的原始身
體作一個對話，舞作《毛月亮》便
如此而來。「起風了，會不會就是
科技的風？」他說。
舞台上，巨大LED熒幕中的科

技藍光，如同月光一般映照在舞者
原始的身體上；也仿似奇異的天外
來客降臨在這麼一個未脫野性的部
落中。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沒有規矩的狂暴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仍然是一個古老的身體，這個身體沒有插上

電。」鄭宗龍說。但我們的生活顯然已經處處「插電」，舞作通
過熒幕與身體的並置來尋求某種對話、建立某種關係，而雲門的
舞者們，較之過往作品中流麗優美的身體展
現，這次的動能則多了幾分外放與瘋狂。
鄭宗龍用「沒有規矩的狂暴的身體」來形

容《毛月亮》中舞者的肢體狀態，「我想要
探索一種本能的、直覺的，甚至一點點動物
性的身體。」他說，「在這個偌大的舞台
上，我想要看看『人』的可能性。」他坦
言，《十三聲》前，自己的舞蹈動態還是比
較安靜的居多，《十三聲》後，則開始探索
到比較街頭的身體狀態。而到了《毛月
亮》，以人性的身體對撼機械的LED屏，也
會不時擔心影像會吸走觀眾的目光。他笑
說：「我想要和這個大的影像一較高下——
看我看我，不要看這個熒幕！」

LED熒幕是巨大的舞者
對於鄭宗龍而言，舞台上巨大的LED熒幕
亦是一位舞者，一位巨大的舞者。他分享
道，在編排的過程中一直在和團隊討論影

像、空間與舞蹈間的關係，也和舞者們尋找肢體動作
的原始動機。最終的舞台上，「真實的舞者，在巨
大、誇張卻虛擬的影像前跳舞，在席格若斯的音樂引
導下，慢慢形成一個荒誕奇異的小宇宙──有美麗，
也有不安。」
「有一個段落，一個巨大的男性從天而降，大概有
7米高，佔據了舞台，人的身體和這個巨大男性的關
係可以是如何的？我們把所有台上的舞者排成一排，
身體和手腳全連在一起，好像昆蟲一樣挪移。透過這
樣的一些放置，無形中產生了一個對話和關係，或許
就可以提供給觀眾找到自己對這種關係的定義。」
對鄭宗龍而言，身體與熒幕的並置，靈感也許來自

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從天而降的金屬箱子引發了猴子們的瘋
狂，來自電影《銀翼殺手》中影像投影出來的虛擬愛人，又或是
來自早年在紐約時代廣場感受到的電子大屏的震撼力量。「那時
我好像感受到上百塊屏幕圍繞着我。我想，會不會有一天，我們
的窗戶也是LED，每一天可以用程序去改變窗外的風景——今天
醒來在米蘭，明天在尖沙咀，後天又到森林中？」
舞作中鄭宗龍最喜歡的一段是最後，從山上瀉流而下的台北烏
來瀑布，被展示在LED大屏上。「會不會有一天，我們想要看自
然景象的時候需要透過影像才能看到？」
面對科技的「風」，我們何去何從？《毛月亮》沒有給出答
案，卻盡情探索身體的可能。各種人體的素材被展現在舞台上，
巨大的男性、身體部位的影像、側臉的特寫……所有的這些都與
真實的舞者發生碰撞；LED熒幕有時又化身為鏡面，反射出舞者
的身影。「我們用了各種可能性，去表達出每個段落中它象徵和
表達的意義是什麼。在舞台上，虛和實，真實世界、影像世界和
台上的舞者，幾個不同的面向都產生了對話。」

聆聽舞者的身體
經過長年的太極導引訓練，雲門的舞者有着獨特的身體質感。
鄭宗龍說，這種身體的傳統在《毛月亮》中並未消失，只是換了
一種方式呈現。「武術有一個瞬間叫做『發勁』，像李連杰電影
中，忽然發力，身上的灰塵瞬間被震起的一瞬間。我覺得《毛月
亮》有非常大的部分是這樣的發勁的狀態。」他說，「舞者的身

體不像過去那般沉靜與穩，但同時很幸運的
是，正因為這群舞者有這樣的基礎與能力，
才讓這個事情可以實現，因為他們必須要夠
沉夠穩，這樣（發勁）的力量出現的時候才
不會導致他們失去重心和位移的可能性。」
從林懷民手中接過雲門藝術總監一職，鄭
宗龍在保持傳統之餘，亦在舞者訓練的日常
中加入了街舞的元素，「像Popping（機械
舞） 、Wave（電流） 、 Snake（蛇形流動）
等，我希望看看有沒有可能開創出不一樣的
養分，注入舞者的身體。但身體的改變是非
常困難的，可能要幾年以後才能看到是否有
深層的轉化。」當被問及如何思考自己領導
舞團的定位，鄭宗龍腼腆笑道：「我沒有想
自己的定位，只是在想下一個作品我要做什
麼。舞者現在的狀態和身體的可能性在哪
裏？是需要安靜，還是渴望動起來？我在聆
聽他們的身體告訴我的信息和線索，然後變
成我創作的動機。」

《毛月亮》的音樂，請來冰

島後搖天團Sigur Rós合作，

為作品注入空靈色彩。鄭宗龍

說自己是Sigur Rós的鐵桿粉

絲，樂團早年曾為舞蹈大師摩

斯·康寧漢 (Merce Cunning-

ham)的舞作《Split Sides》

創作曲子〈Ba Ba/Ti Ki/Di

Do〉，「我特別喜歡那首配

樂。」

為《毛月亮》找音樂時，鄭

宗龍便直覺，「它不是在我的

文化中可以聽到的聲音，熒幕

和狂放身體的對話，應該是發

生在另外一個空間。」他想起

Sigur Rós的音樂，乾脆買了

機票飛冰島去參加他們的音樂

節。有趣的是，在冰島租車自

駕時，老闆特別叮囑：「在冰

島，不論上車下車記得都要兩

隻手開關門，因為這裏風很

大，車門可能會被吹斷或吹

跑，會撞傷你。」「那一刻我

想，我來對地方了，因為《毛

月亮》就是要起風了。」回到

台灣後，鄭宗龍馬上寫信給

Sigur Rós尋求合作，開啟了

後面的機緣。

冰島後搖天團Sigur Rós
為舞作架構聲音調性

受西九演藝之邀，台灣雲門舞集即將於今晚帶來《毛月亮》的香港首演，這也是編舞家

鄭宗龍上任雲門舞集藝術總監後首度率團來港演出。

《毛月亮》從詭麗的天文現象發想，呈現狂野肢體與科技熒幕間的對話與角力，既是藝

術家內心探尋的呈現，亦是當下時代的映照。正如鄭宗龍所說：「真實的舞者，在巨大、

誇張卻虛擬的影像前跳舞，在席格若斯（Sigur Rós）的音樂引導下，慢慢形成一個荒誕

奇異的小宇宙──有美麗，也有不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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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毛月亮》香港首演

雲門舞集《毛月亮》
日期：7月10日 晚上8時，7月11日 下午5時，7月12日 下午3時

地點：戲曲中心大劇院

●鄭宗龍 攝影：李佳曄

●《毛月亮》呈現狂野肢體。 攝影：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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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宗龍以「毛月亮」這種魅惑的天文現象為靈感編創舞作。 攝影：李佳曄


